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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姚风先生以诗名世，以翻译为人所欣赏，以摄影为人称道。如今，他在教葡国语之余

又玩起装置艺术，他的每一次转身都给人惊喜。 

 

  装置艺术已盛行很长时间，搞装置的人也比比皆是。姚风对各种艺术兴趣浓厚，他近

来亲近装置艺术幷非为博得虚名，而是装置艺术更能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，装置艺术更

能联结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。他的创造力、想象力，他低调的美学,他对事物透辟的认

识，他对抗习惯性思维的见解，都在他的诗歌和艺术之间流露出来。自从去年他的油画作

品入选亚洲美术展来，我惊讶地发现他一不小心变成一个“油画家”了。姚风是一个行动

主义者，他是做了再说，就像二月二十日他邀请我到澳门文化中心创意空间看他的装置艺

术展，让你看到一个人无穷的能量，我因之看到一个具有别样才情、拥有多种艺术天分的

姚风。 

 

  我看过一些艺术装置，五花八门，杂七杂八，好坏参半。一些艺术家因为缺乏社会语

境、艺术观念与视觉形式上的准备，作品流于肤浅。姚风的装置艺术清晰、言简意赅，它

直接，又有隐藏，一语双关，像《言论安全性研讨会》就是这样的作品。姚风在一张开会

的桌子上安放了麦克风，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场景，不一样的是他别有心裁在麦克风上

套了安全套。用安全套作材料的装置艺术一般与性内容相关，但用在言论自由这个题材上

的却是第一次，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惟一性，作品因之具有调侃和讽刺的力量。 

 

  装置艺术就是直接表达作者对人和事物的看法，姚风的《教堂与青楼比邻，证实信仰

确能宽恕原欲》便是一个有自己的观点的作品。他把旧时澳门妓院的海报装裱起来，在画

像上方挂上十字架，两个对立的文化符号放在一起，它们就产生另一种作用，给人带来思

索。 

 

  姚风对自己生活的澳门有着深刻的观察力。澳门是一座闻名于世的赌城，人们每天都

谈论着金钱，但拥有再多的钱，也不能用它买来永生。姚风的《谁可以用黄金欺骗死亡》

这个作品充满了嘲弄的意味。他用金色涂满人头的骷髅，金光闪闪，却是死亡的。 

 

  作为一个诗人，姚风比别人拥有一双穿过混沌状态看到事物本质的眼光，借助语言的

穿透力，他打开了新的视野，观察到内在和外在的世界。他的《诗歌把福尔马林变得不

朽》是一个把诗集打开放进酒瓶之中的作品，那酒瓶里装着的不再是麻醉人的酒，而是医

治心灵创伤的诗歌，被书写的福尔马林因为诗歌而获得不朽。姚风写过一首诗《福尔马林

中的孩子》：在病理室/看见你坐在福尔马林中/冰冷，浮肿，苍白/却没有腐烂的自由/嘴

唇微微张开/还在呼唤第一声啼哭/紧攥的小手/抓住的只有自己的指纹//你没有腐烂的自

由/你让我对生活感到满足/呵，自由，腐烂的自由/我毕竟拥有。酒瓶装的正是这首诗

歌。 

 



  姚风的装置艺术与别人不同的地方，是他多了诗歌的元素。装置艺术像诗歌一样也是

一种概念艺术。诗歌给他的装置艺术带来高雅纯净的风格。 

 

  当装置艺术变成一种可操作的技巧，有一些人喜欢上了这个玩艺，以为怎么弄都行。

事实上，在这些材料的后面，没有一双敏锐的眼睛，没有人文精神作为背景，没有价值结

构法则上的文化自觉，没有视觉经验，装置艺术易于变成不足轻重的场景。在姚风这里，

他的艺术冲动来源于他的社会关怀和对现实的撞击，这之间引起的效应，虽不是专业的技

巧，却有他的质疑、追问和反思。他的《树问：为什么人变成了唯一可以长时间坐在椅上

的动物？》《盆景：只有大地才是牢狱》《春天使一把刀在案板上绽放》等等都有自己的

认识和判断。 

 

  从诗歌的文字语言到装置的视觉语言，姚风试图打通它们之间的界限，在作品中寻找

到一种精神，一种主张，一种观念，他试图摸索诗歌所不能替代的另一个艺术空间。 

  

 


